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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

五四青年节，春游。老师说这回咱们去一个远
的地方：莫日红。

莫日红是长白山余脉龙岗山一带较高的山，海
拔1013米，在清原县属于第三高峰。每当夕阳落
后，山顶仍返照红光，故名没日红，亦写成莫日红。

我对莫日红最初的印象，不是它的山高水长、
云遮雾绕，也不是它的皑皑白雪、晚阳夕照，而是
电影——驻扎在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开着绿色军车
来我们镇上放映电影。那时小镇上的广播喇叭，隔
段时间就会播送放映电影的消息，我们就知道：莫日
红山上的解放军又来放电影啦！而第一次登上莫日
红山顶，则是中学以后，学校老师和山上的部队打篮
球赛，我们跟着去当观众。谁输谁赢，早已忘记，但
从此知道了山上的营房、哨所和防空洞，甚至小型飞
机场。

莫日红山顶有一面高耸的悬崖，我们将团旗、
校旗插在上面，把事先写有奖品标记的纸条，藏在
树丫上、石头下和草丛里，谓之藏宝。我们围立在
悬崖边，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然后开始寻宝，顺便
也采撷山野菜。午餐时，大家聚在一起，拿出各自
的饭盒。这时，体育老师孙贵友说，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怎能没有酒呢！说着，变戏法一样从背包里
掏出两瓶白酒，一袋大酱几根黄瓜，加上刚采来的
刺嫩芽，喝了起来。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和老师一块喝酒吧！

三道关神树

初三复读那年，霍少文因为是农村户口，只好
去南口前镇中学读书。每周六他回家，周一早上返
校——因为要赶沈吉线的火车必须起大早，这时，

矿山的通勤小火车还没到点呢。天刚蒙蒙亮，我将
前天晚上向二哥借来的自行车给了他，他带我到北
三家后岭，然后他徒步下岭奔火车站，我再把自行
车骑回来。

十几公里的路，我骑得浑身是汗。
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二哥的“二八”车座

很高。
在必经之地的三道关村口，是我每回都要休息

的地方。这里有两棵二百余年的大榆树，高耸入
云，华盖如棚，被村民们视为神树。遗憾的是，二十
年后，公路扩建，伤及树根，树木逐渐枯萎。

第一次去沈阳

1982年腊月，临近春节的时候，家里把那口养
了一年的肥猪杀了。父亲说，猪肉给沈阳医大的大
姥爷送去吧，他给你妈治好了病，欠人情。

父亲问我能去不？
我私下里问霍少文愿不愿意陪我去，这可是一

次难得的出远门的机会。他说愿意啊！
父亲给我一个信封，上面有医大的地址。
我和霍少文乘坐早上第一趟火车去沈阳，10

点多钟到沈阳站。医大距离车站并不太远，我俩交
换着背那个装有猪肉的尼龙丝袋子，找到医院，打
听到大姥爷所在的科室。时间已近中午了。大姥
爷脱下白大褂，让我们跟他回家。大姥爷的家就在
医院附近。

我虽然在清原县南口前镇海洋北沟里的102
医院见过一次大姥爷，但来他沈阳的家还是第一
次。我和霍少文本想把猪肉送到他家就走，大姥爷
不让，同样在医院工作的大姥姥也热情地留我们吃
午饭。他们家的客厅并不大，一张方桌上摆了6个
菜，盘子都不大。

吃完饭，我和霍少文就去附近的太原街了，什
么也没买，只是因为它离火车站近。我们乘坐下午
3点的火车回来，到北三家站，再换乘通往矿山的
专线，到家已是晚上10点钟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省城沈阳。

去大连看海

一夜奔波，凌晨1点多钟到大连火车站，大巴8
点才来接。带队老师说，住宿要花整宿的钱，不划
算，大家还是就地休息吧。于是，40多名同学或坐
或躺在站前的石桥两侧，等待天明。

这是我第一次去大连，1986年夏天，技校毕业
前的一次集体旅游。

那天上午，我一定是第一个望见海的。大巴不
往海边拐，去海边还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岗——我几
乎是小跑着上到山岗上。我那么想看海么？其实
也未必。我是一个孤独的旅人。

山岗下是一个小渔村，一股咸腥的味道扑面而
来。

大海在远处只是一抹蓝。船行海上，若隐若
现。

回来时仍然坐的夜车，车到鞍山时天已放亮，
我突然想下车去老姑家。我问挨着我坐的白雪峰，
要不要也去。他很高兴。我们来到姑姑家，吃过早
餐，姑姑家的两个孩子陪我们去爬了千山。

白雪峰是我读技校时最要好的同学。若干年
后，他酒后骑摩托车摔死了。

编者按 著名作家、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当代小说》主编王方晨一直关心支持济宁文学事业发展，在《青莲
文学》创办之际，欣然提笔，专为本报创作了小小说《老鼠爬过的地方》，充分表达了他对家乡文学事业的关心和
厚爱。小说采用拟人笔法，写出了鼠国众生相，微言大义，引人深思，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说佳作。

老鼠爬过的地方
王方晨

去别处
程远

当年的老鼠都穿着鞋子，其中有一位特别喜爱
云游的老鼠，这一天觉得脚趾特别痒，就看准了一
块开满了锦葵花的地方，像人那样地坐下了。他将
鞋子脱掉，尖嘴凑近脚心，仔细一看，得了脚气啦。

从锦葵花丛吹过一阵清爽的微风，吹到他的脚
上，太舒服啦。他一高兴，觉得脚气也被吹跑了似
的，就穿上鞋子，继续他的云游去了。他爬过的地
方赫然留下四个脚印。

这时，锦葵花丛中露出了一只灰溜溜的脑袋，
嗬，原来又是一只老鼠。他一面“好香好香”地尖翘
翘地叫着，一面抬起那四只穿鞋子的脚，就那么一
蹿，就蹿到刚才那只老鼠呆过的地方了。

这只老鼠四处望了一望，一低头，“吓”地一声
叫起来。原来，他看见了那四只老鼠脚印。啊，这
脚印——

“不是猫老爷的。”他肯定。
“也不是狗大人的，”他思索着，“难道是蛇先生

的脚印吗？也绝不是金龟子大姐的。”
他费劲地猜想着，因为他从来没见到老鼠的脚

印啊，他的鞋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脚啊。只要他脱下
鞋来在地上试一试就知道了，可是，他没有那么
做。于是，他又断定：

“这可不是老鼠的脚印！”
他真的有些焦急起来，拖着细长的尾巴兜起圈

子。
锦葵花的叶子哗哗啦啦地摇动着，好像有什么

东西刚刚从上面走过似的。这一只聪明的老鼠眼
睛一亮，叫了起来。“如果是猫的狗的金龟子的脚
印，我还能认不出吗？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
物从这里经过留下的。说不准是一位老鼠大仙

呢。”他高兴地大声说：
“我要告诉大家，鼠仙来过这里了！”
于是，所有穿鞋子的老鼠们全都知道了鼠仙下

凡的事。有关的传闻精彩极了，说这鼠仙黄袍加
身，胡子如钢，尾巴似绳，大若黄狗。

整个锦葵花丛挤满了渴望亲睹鼠仙足迹的鼠
群，老的少的丑的俊的，吱吱哇哇的又是欢呼又是
跳跃。

呵，好大的脚印！——他们把四只老鼠脚印当
成一只了。

一只脚印都这么大，那鼠仙不大似黄狗才怪
呢。花猫黑猫在这鼠仙手下肯定算不上什么老爷
大人了。

前面的老鼠心中充满敬畏地一起跪在地上，撮
起前爪祷告起来。后面的老鼠见前面的跪下，也不
管看见没看见脚印，也一起下跪顶礼膜拜。

这时候，鼠国的王宫里传下圣旨，要在这里建
筑庙宇，好让鼠仙的威名广传天下。于是，鼠国的
能工巧匠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鼹鼠、蜥蜴什
么的赶来帮忙。

不久，一座崭新的庙宇就建成了，还立了香坛
和牌位。

鼠仙庙宇建成的那天，王宫又下了一诏：恩准
大鼠国臣民在鼠仙庙宇周围狂欢三日！

这诏一下，鼠国立即轰动。整整一日，老鼠成
千上万，一个个又唱又蹦，狂呼醉饮，吵声喧天，就
连胆子最大的猫也不敢轻易跨入，捉一个肠肥脑满
的老鼠美餐一顿。老鼠们也真的以为鼠仙的神威
起了作用，所以王宫又下一诏，狂欢再续三日。

老鼠们喜之不尽，越发大闹起来，将这里的草

儿呀花儿呀践踏得一派狼藉。
前面提到的那只老鼠云游回转，见众鼠大闹，

也冲动起来，将尾巴甩上几甩，学着猫儿的“喵喵”，
加入了狂醉的鼠群。

这些老鼠高兴得把鞋子都弄丢了，他们也不去
再穿，反而觉得更利索了些。不过，他们谁也没有
看看自己的脚下留下了什么。

外围静观的猫们见老鼠吵闹不休，料也不过如
此，所以一下子冲进鼠群，东撕西咬，惨叫声一片接
着一片。

老鼠们再不敢跳了，落荒而逃。谁也顾不得鼠
仙的足迹将落个什么下场。只有一只老鼠刚叫了
声“大仙的牌位”，就被一只勇猛的猫儿抓住，一口
咬死了。那只爱云游的老鼠练就的飞腿，又加上聪
明，很容易就逃离了猫群。

没过几天，这只老鼠独自弄了一串小纸钱来祭
奠亡灵，见那里四处都是丢弃的鞋子啊，老鼠的毛
啊，断掉的四肢尾巴啊，便禁不住嘤嘤地哭了，一边
将那纸钱化过。

忽然觉得背后阴风嗖嗖，匆忙回头一瞥，原来
是一只胆怯的灰老鼠在一片未倒的草丛里探望。
那老鼠走上前来，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接着又来了
几只，又来了几只，就有一大群了。当他们一看到
满地狼藉的老鼠脚印时，就开始放声哀号：

“大仙，大仙，我们来迟了！”
爱云游的老鼠不知他们哭的什么，只是伤心。
从那以后，老鼠们尝到了赤足的轻快滋味，就

不再穿鞋子了。至于鼠仙的脚印既然不能恢复，就
谁也不再提起，也没有什么老鼠圣人来弄个明白，
所以就忘了。


